
天道無二 (chap. 51)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

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行而不

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

不同意。陽之出，常懸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懸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

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

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

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必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

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至畢時而止，終有複始於一。一者，一也。是於天

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

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

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

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

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

常不一，故不足以臻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順命 (chap. 70)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

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

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

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系國

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暗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

也。其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尊卑

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暗且愚，莫不昭然。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系於國，以親

之故為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

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

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

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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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

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

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

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

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

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

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

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

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

三十有余，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余，皆

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達聖人之言，

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

其可畏也。 

 

循天之道 (chap. 77)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

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

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

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

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

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而和者，

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

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

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

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

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

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

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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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

日至之後。為寒則凝冰襲地，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

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

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也。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

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至東方之

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

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

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

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

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

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

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

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

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

氣曰：「裹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勝則氣，泰勞則氣不入，

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缺之害也，

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

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

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

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

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

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

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群泰，取其眾和。高台

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為，適中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

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

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

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向春夏而陰去。是故佔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

俱近，與陽俱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

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並。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



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並。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

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

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閒，氣盡而立

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

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閒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

氣。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

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和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

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

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向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

莫精於氣。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秤潔，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

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衛地之物，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

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

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

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

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

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以冬美，而荼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

冬，水氣也，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

火氣也，荼，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

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故成告之甘，荼成告之苦也。君子

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荼成就也。天所獨代之成者，君

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

時和矣。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群

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

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群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

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

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

中，寒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

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

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



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讎也。天下之人雖眾，不得不各讎其所生，

而壽夭於其所自行。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於

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讎其生平之所行，今如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讎也。

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自行端而

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

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出其質而

人弗繼，豈獨立哉！ 

 

循天之道 (chap. 78) 

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

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

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

殺也。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

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

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

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

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

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

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

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

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

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

無專制，所以為忠也；竭愚寫情，不飾春過，所以為信也；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

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

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

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奸臣危其君。根傷則亡

其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

雙也。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



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

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

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自通於淵也；致黃

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

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

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為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

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

臣之功也。 

 

如天之為 (chap. 80)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

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

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

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

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天行谷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

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

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

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

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

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誌意隨天地，緩急仿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

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

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

謂壅，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

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遍此四者，而

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谷也。除穢不待時，

況穢人乎！ 

 

立元神 (chap. 19)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駟不

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誌如死灰，安精養神，寂莫無為。休形無



見影，搶聲無出音，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眾賢，考求眾人，得其心遍見其情，

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

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據位治人，用何為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

外，可以小佔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

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

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

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

禮，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

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

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

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

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

采桑親蠶，墾草殖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闢雍庠序，修孝悌敬讓，明

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

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

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

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

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

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春下，故能為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

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

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眾精以自剛，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

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賢。盛其精而壹其

陽，眾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

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

故親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

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

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

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



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

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

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

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

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

陽道無端而貴神。 


